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伴随着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年来的铿锵脚步，内蒙古儿童文学作为内蒙古文化
艺术百花园中璀璨的一朵，以其强大的生命力盛开、绽放，为内蒙古各民族儿童提供
了丰富的心灵滋养。透过这缀满鲜花的枝头，让我们去领略内蒙古儿童文学 70 年独
特的魅力与表达。请看我区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张锦贻撰写的评论文章《内蒙古儿
童文学 70 年——天籁童音在字里行间鸣响》（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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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前，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内蒙古
各民族儿童文学，作为内蒙古文学的一个
组成部分，开始发展起来。用蒙古文和汉
文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家开始涌现，一些知
名作家也努力为新一代创作。

一

内蒙古儿童文学的开篇之作，是蒙古
族作家岗·普日布的小说《小侦察员》。作
品活脱脱地描绘了一个解放战争时期锡林
郭勒草原上小侦察员都岱的民族小英雄形
象，并由此展示了蒙古民族从民族斗争到
民族解放的艰辛历程，为内蒙古儿童文学
奠定了深沉、欢快的基调。

之后，新中国诞生。蒙古族作家阿·敖
徳斯尔的短篇小说《小冈苏赫》《草原童
话》，分别描写了新中国草原上的牧民儿童
和少先队夏令营的蒙古族小学生的不同生
活和思想感情。还有如其木德道尔吉的

《系铃的小狗》、斯仁维扎布的《在假期里》，
着重对儿童美好心灵的探求，把儿童思想
感情的变化与社会现实、家庭生活的变革
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这一时期，汉族作家杨平创作了许多反
映蒙汉儿童之间纯真友谊和快乐成长的短
篇小说。如《草原上》《白丁香》《吉米徳》《小
鸿嘎鲁》等。来内蒙古支边的汉族作家杨啸，
接连发表描述新农村新儿童的小说，如《串
亲》《二表哥的喜事》，令小读者耳目一新。

这一时期，《内蒙古日报》记者李朝襄，
为小读者写作了很多关于鄂伦春人狩猎生
活的作品。如《鄂伦春老爷爷》《猎人一家》
等，写出了林中猎乡独特的美妙和鄂伦春儿
童独有的机智，别具韵致。而以写“矿工小
说”成名的汉族作家张志彤，写作了矿区题
材的儿童小说，如《红领巾的心》《献给节日
的礼物》《第三代》《珍贵的种子》等，使内蒙
古儿童文学的题材有所拓展。

令人振奋的是，这一时期，不少著名诗
人满怀激情，歌唱儿童的幸福生活，表现他
们爱祖国、爱家乡的思想情感。如纳·赛音
朝克图的《黄金时代的花蕾》《可爱的小弟弟
们》，巴·布林贝赫的《不听话的笔》《问答》
等，蒙古族儿童文学作家哈斯巴拉的创作就
是从写诗开始的。他这时的诗作《孩子和春
天》《巴特尔旅行记》《鹅尔德尼进幼儿园》，
表现了草原儿童爱羊群、爱集体的好品质。

二

上世纪 60 年代，内蒙古的儿童文学作
家们一方面继续写革命斗争题材的作品，另
一方面，写当代农村、牧区儿童的现实生活。

蒙古族作家云照光的中篇小说《蒙古小
八路》，塑造了坚强勇敢的抗日小八路扎木苏
的英雄形象，并由此写出了抗战时期大青山
地区蒙汉抗日游击队，配合八路军打日本鬼
子、和当地蒙奸斗争的故事，是那个年代党领
导各族人民坚持抗日的缩影。

哈斯巴拉用蒙古文写作了中篇小说《故
事的乌塔》。作家从蒙古族小奴隶巴特尔的
悲惨遭遇写到草原上来了共产党、从党领导
罢牧斗争写到轰轰烈烈的朝图山起义，把三
分之一世纪中蒙古族人的斗争浓缩在一本给
儿童读的小书里。

杨啸的短篇集《小山子的故事》《荷花
满淀》，以冀中平原农村生活为背景，写好
孩子小山子机灵活泼又一心为公的日常故
事，写孩子们天真顽皮又辛勤劳动的有趣
行动，内容清新丰富、精彩动人。

蒙古族作家敖徳斯尔的短篇小说《雪
花飘飘》、玛拉沁夫的纪实小说《最鲜艳的花
朵》，都因为极其生动地写出了草原蒙古族
儿童的新思想、新品徳而引起广泛关注。前
者写一个为母牛接产的 9岁小牛倌，怎样爱
护小牛犊并将牛犊安全带回家的故事；后者
写达尔罕茂明安草原上一对小姐妹，怎样用
自己的生命保住公社羊群的经历，呈现了蒙
古民族新一代的精神风貌。

这一时期，蒙古文儿童诗歌发展很快，
儿歌和童诗各有特色。乌·达尔罕的生活
儿歌、吉日木图的幼儿诗、策·莫日根的摇
篮曲以外，还有布林贝赫的《阳光下的孩
子》《大青山的形影》、莫·阿斯尔的《小马的
主人》、都嘎尔苏荣的《夏天的美丽》、德力
格尔仓的《铅笔的苦水》、戈瓦拉布杰的《冰
场上游戏》等等，都因其独特、新颖的内容，
传播得既快又广。

20 世纪 70 年代，杨啸描写蒙古族少年
英雄在战斗中成长的长篇叙事诗《草原上的
鹰》，以及描述少年赤脚医生在农村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中篇小说《红雨》，都有很好的

社会效应。70年代中期，他又写出治沙造林
题材的中篇小说《绿风》和反映山区、草原儿
童美好心灵的短篇小说《青翠的松苗》《小兽
医其其格》《小松树》等。这时，赤峰女作家王
兰的短篇小说《纳拉》也受到欢迎；哈斯巴拉
的《故事的乌塔》汉文译本，也在中国少年儿
童出版社的帮助下出版了。

三

历史进入新时期以后，老中青三代作
家的创作热情被激发出来，出现了一种以
小说创作打头，童话、寓言、散文等各种体
裁作品都急速前进的兴旺景象。

老作家杨平、杨啸，都写出了革命历史题
材的长篇小说，显示出内蒙古儿童文学创作
的大气派、大气势。杨平的长篇小说《向东
方》，写抗战胜利后党派部队寻找、保护被日本
鬼子、伪蒙政府奴化、摧残的一批蒙古族孤儿
的故事。无论是题材选择、情节构思、人物刻
画，都具有独特、深远的意义。

杨啸的《鹰的传奇》三部曲（《觉醒的草
原》《深情的山峦》《愤怒的旋风》），以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为背景，描绘了如火如荼的敌我
斗争，塑造了大智大勇的蒙古族小英雄形象，
使内蒙古文学的人物画廊更为丰富。

乌海市乔澍声的《魔影下的闪光》《远去
的云》是姐妹中篇。前者写一个蒙古族小马
倌在敌我双方争夺军马的激烈战斗中为我方
做贡献的故事；后者写一个蒙古族小羊倌在
日本鬼子严密封锁下，出人意料地将他为蒙
奸乡长放牧的羊群送到了大青山抗日游击队
驻地的故事。这些故事真实、曲折、动人。

这方面作品还有毕力格太的《古庙里
的秘密》、张乃仁的《枪的故事》、刘正华的

《智夺扎嘎岭》等。显然，爱国主义、民族团
结，是这些作品的共同题旨。岁岁月月中，
这一题旨，已成为内蒙古儿童文学创作的
优良传统。

这一传统主题，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内
蒙古儿童文学创作中体现得充分而丰满，
并具有了新的社会意义和时代内涵。如李
朝襄的《大兴安岭历险记》，写出了新时代
新的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作
品既具有思想性，又具有浓郁的民族生活
气 息 ；乌·达 尔 罕 的 中 篇 小 说《警 犬“ 黑
豹”》，写训练警犬的故事，也展示了蒙古
族、汉族警犬训练员之间的友谊；敖特根其
木格的中篇小说《沙日淖海的故事》，写一
名蒙古族儿童在父母受到迫害时，得到一
位汉族大娘关心、照顾的故事等等。

应特别提到的是，玛拉沁夫的短篇小
说《活佛的故事》在各民族读者中引起强烈
反响。作家以深切的笔触，描写一个活泼可
爱的蒙古族儿童在旧社会怎样变成了身披
黄斗篷、头戴黄缎帽、被人们顶礼膜拜的“活
佛”；在新社会，这位“活佛“又怎样变成了著
名的蒙医。寓深刻的社会批判于活泼的儿
童情趣之中。张志彤的短篇《大木匠与小木
匠》也因其独特题材而引发关注。

一些在新时期文坛上崭露头角的作
家，更注意描写各民族儿童在历史性变革
中的意志、愿望和心灵波澜。许多作品以
其新颖视角给读者带来启发。

鄂 温 克 族 作 家 乌 热 尔 图 的《老 人 和
鹿》，描写了特定时代中老少两代鄂温克人
的独特心理状态，在揭示民族新一代的精
神境界方面显示了新意。

蒙古族作家力格登写作了儿童小说
《哦，我的伊席茨仁》《祝寿》。作品中，回忆
与反省交织，对作品主人公以往的行为进
行当代性思考；白音查干的《孩子们的欢
乐》、满都麦的《鹫雕岩上》，从孩子们的生
活、情感出发，描写了蒙古族新一代的高尚
品格和美好情操。

兴安盟石·础伦巴干写作的3个蒙古族儿
童帮助3个从盟里来的汉族科研人员的纪实
小说《三个小伙伴和他们的三个大伙伴》，有一
种散文的情韵，使民族团结的意蕴显得格外
亲切和深沉；汉族女作家耿天丽的《乐园之
谜》，别出心裁地描写了几个蒙古族、汉族小学
生卖掉自己心爱的物品、省下零花钱，为的是
要建一个自己的“乐园”——小小少年宫的故
事。因为雄伟的市少年宫，他们考不上、进不
去。该作品将严肃的社会问题隐匿在平淡的
儿童生活之中。

有些儿童小说描写了各民族儿童失去
亲人的辛酸经历。如蒙古族作家云大建的

《塞夫》、苏荣巴图的《除夕的饺子》，表现了
草原上蒙古族儿童的心灵创伤和本不应该
属于儿童所有的复杂感情，表现出这一时
期社会思考之所在。

（图片来自网络

）

编者按

◎张锦贻

2017 年 11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内蒙
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中，
殷切期望乌兰牧骑队员，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
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
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
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
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
信，是对乌兰牧骑的期望与嘱托，更是对每一个文
化工作者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和职业特点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
信精神，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数十年来，我一直
从事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史志集成工作，比较了
解乌兰牧骑的发展情况，在此谈谈我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之后
的一些思考，以求与大家共同探讨。

“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
支乌兰牧骑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习近平总书记
的话语言简意赅，有对乌兰牧骑诞生至今所取得
成绩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是对乌兰牧骑今后发展
所提出的总定位、总要求。“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
语言质朴，充满殷殷嘱托和深情期待，令人倍感亲
切。

“60 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
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
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
了党的声音和关怀”。60 年前，也就是 1957 年，
国家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正在到来，
推进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文化建设，提高农牧民
的文化生活水平，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党政领导所
关心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乌兰牧骑创建被列
入日程。

20 世纪 50 年代，因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局限，
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尤其是
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由于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
通不便，不但经济发展滞后，而且文化生活方面也
较为贫乏，世世代代劳动、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
族人民期待着富裕、繁荣、文明的日子能够在草原
上早日实现。对于牧区和半农半牧区人民的这种
心愿，党和政府十分关切。中央和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曾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大力发展少数民
族地区，特别是边远牧区的经济和文化。

1957 年自治区文化局根据乌兰夫同志的指
示精神，认真分析了自治区文化工作，特别是牧区
文化工作中存在的长期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影、
演出、展览、图书等实际情况，做出了关于在牧区
进行文化工作试点的决定。

这一年的 5 月必然要在乌兰牧骑发展史上留
下辉煌的记忆。几乎与试点工作同步，内蒙古第
一支乌兰牧骑在苏尼特草原诞生了。

众所周知，在蒙古语中，“乌兰”一词意为红
色，而“牧骑”一词则是“嫩芽”的意思。通过对相
关文献的查阅可知，当时，苏尼特右旗从旗属各单
位抽调 12 位有“专业特长的同志”，担任乌兰牧骑
队员。另据《内蒙古文化志》记载，新成立的乌兰
牧骑只有：胶轮车两辆、马 6 匹、幕布 2 块、煤气灯
3 盏、乐器 5 件（三弦、四胡、马头琴、笛子、手风琴
各 1 把）、服装 4 套、播音设备 1 套、留声机 1 台、收
音机 1 台、帐篷两顶。

用今天的眼光看，第一支乌兰牧骑的装备可
谓极其简陋，但乌兰牧骑的发展史已经告诉人
们，这一“红色的嫩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
支年轻的队伍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开始茁壮成
长。

第一支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在试点工作组的协
助下，经过一个时期的紧张排练，准备了为牧民演
出的第一批节目，主要有小剧《两朵红花》《为了孩
子》、器乐合奏《阿苏如》《八音》、好来宝《党的关
怀》《宏伟的计划》《幸福路》、舞蹈《挤奶姑娘》，以
及蒙古语相声、民歌等，而且队员们还初步学习和
掌握了化妆技术。

通过查阅文献，通过老一代乌兰牧骑队员对
乌兰牧骑过往历程充满深情的回忆，我们的思绪
也会很自然地回到了那个物质条件虽然匮乏、但
却充满激情的年代，乌兰牧骑在农牧区“演出、宣
传、辅导、服务”的画面仿佛浮现在人们的面前，这
就是艺术的魅力。

乌兰牧骑的成功实践，体现的正是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乌兰夫同志所说的“民族的形式，革
命的内容”（引自《当代草原艺术年谱·戏剧卷》）。

“60 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
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
为舞台”，用辛勤的劳动，通过具有艺术创造力和
艺术感染力的作品“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
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而广大农牧民对

乌兰牧骑的回馈，则是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感
恩之心。

通过对乌兰牧骑发展史的简要回顾，可以进
一步加深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苏尼特右旗乌
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中关于“乌兰牧骑的长盛不
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
代，希望你们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
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
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
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
骑兵”这殷切期望的理解。我们应该站在促进民
族团结进步、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
文化发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看待乌兰牧
骑和乌兰牧骑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我们的国家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与巨
大进步。然而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可能在短
时间内消除。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乌兰
牧骑不仅可以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方面大有作为，同时也可以在消减社会在发展
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方面发挥一定的
作用。例如，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精准扶贫”这一话
题，而导致农牧区人口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
此不一一列举，但缺乏脱贫之志，是其中原因之
一。乌兰牧骑“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在极其
艰苦的条件下，把欢乐和文明无私地奉献给边远地
区的农牧民，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乌兰牧骑可以创作、演出相关作品，送文化下农牧
区扶贫、扶志。这可以视为乌兰牧骑精神、乌兰牧
骑社会影响力在新时代的延伸、发展。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新时代乌
兰牧骑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同样
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一些过去难以
想象的情景，今天则突现在我们面前：牧民放牧、
农民耕田之际、之余，可以随时上网查阅所需的科
技知识，享用最新、最好的艺术产品。只要网络畅
通，在信息享有方面与国内的一线城市，并不存在
时间差。继续沿用乌兰牧骑初创时期的方式为农
牧民服务，显然已经难以跟上时代发展步伐。新
时代的乌兰牧骑如何将“欢乐和文明”、将“党的声
音和关怀”送到农牧民的心里，是一个重要的理论
问题，同时也是必须加以研究解决的实践问题。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深入到农村牧区去，深入到
基层去，深入到 75 支乌兰牧骑中去，进行深入调
查研究，发现、梳理存在的问题以及基层乌兰牧骑
的诉求，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或相应的对
策。这些深层次问题，需要沉下心来研究，需要组
织专门力量，需要列出专项议题，有计划、分步骤
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
们的回信中，期望乌兰牧骑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
文艺轻骑兵”。随着时代的发展、农牧民欣赏水平
的提高，如果我们继续沿用乌兰牧骑初创时期小
分队下乡、歌舞表演唱主打的模式为农牧民服务，
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人民与时代的要求，如何实现
乌兰牧骑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无疑是一个深
层次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
们的回信中提出“推动文艺创新”，这更值得我们
文艺工作者深入思考。12 月 4 日晚，一台由内蒙
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主
办、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承办、苏尼特右旗等 22
支乌兰牧骑和内蒙古艺术剧院参演的“乌兰牧骑
建立 60 周年精品节目晚会——《红色文艺轻骑
兵》”在呼和浩特乌兰恰特大剧院隆重上演，晚会
深受好评，并引起强烈反响。纵观晚会，那些经过
历史沉淀的经典作品、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表演
艺术家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一些新创作品
则展现了新的时代特点。此次参加演出乌兰牧骑
有 20 多支，应该说是乌兰牧骑优秀演员的一次大
汇聚。可纵观演出之后，真正令人眼前一亮的乌
兰牧骑新秀、新一代表演艺术家还不是很多，这也
促使我们去进一步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苏尼特
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中提出的“推动文艺
创新”这一要求，我们应该将这一要求切实贯彻落
实到位。就目前乌兰牧骑的发展而言，如何推动
编剧、导演、作曲、舞美、演员等乌兰牧骑急需的各
类人才的培养问题是当务之急。

（作者系内蒙古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关于乌兰牧骑关于乌兰牧骑的回顾与思考的回顾与思考
◎◎刘刘新和新和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图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乌兰牧骑演出现场。 蒋希武 摄

◎聚焦文学艺术界

热点话题

◎追踪

前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走势

◎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

◎助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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